
民俗与乡村社会

——香山民俗文化之“崖口飘色”

黄健敏

时维五日，节届端阳。联欢随俗，奉菩萨以巡游；行乐及时，集村人而遣兴。红男绿女，

喜地欢天。穿起靓裤靓衫，着起新鞋新袜。三声炮响，一致集中。个个都要出身，人人相当

落力。锣鼓未响，高照先行。老窦担八宝，肥仔托三叉。龙狮凤色，样样齐全；鼓乐笙旗，

式式具备。六角浪，七星旗。锦绣大旗，现出龙翔凤舞；簇新双彩，刺成骥展鹏飞。飞报姑

娘骑白马，几够威风；“文巡”伯父派黄符，居然老实。担掌扇须着节衣，挑花篮要披彩带。

“车色”、“枭色”两样唔同，头锣大锣一般咁响。打锣鼓震耳欲聋，奏弦管开心到笋。手执

红旗，指挥巡行，称为照后；肩荷武器，表演技击，叫做教头。文武棍有短有长，鸳鸯幡宜

红宜绿。金狮献瑞，彩凤呈祥。银龙廿一节架势堪夸，锦伞二三支辉煌足道。吹箫引凤，擂

鼓团龙。大姐仔装身，搽脂荡粉；细佬哥扮色，扎脚包头。欲饱眼福，请看花亭；贪遮热头，

须担浪伞。抬菩萨行成淡定斯文，扮哪吒着起古灵精怪。五色饼、红色包，皆摆台所用；铜

香炉、锡香案，亦随驾之需。浩浩荡荡，出齐百马千夫；盘盘旋旋，行遍六街三市。家家焚

香点烛以参神，户户裹粽蒸糕以飨客。睇嘢亲朋，街头踯躅；迎神男女，门口鞠躬。高兴大

半天，赢来一身汗。借神道为节例巡行，何其妄也；供农村作工余游乐，庶几近乎。i

这篇由一位旅居新加坡的香山华侨在五十年代所写的《端阳节之奉偶巡行记》，所描述

的是过去在香山四大都（范围和今天中山市南朗镇辖区相若）乡村端午节举行的的游神习俗。

解放后，这种被目为“封建迷信”的活动自然销声匿迹，但作为过去游神活动队伍的一部分，

我们称之为“飘色”的民间艺术活动却在近年弘扬地方民俗文化的大旗下得以恢复，“崖口

飘色”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

民俗文化是香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崖口飘色”堪称香山民俗文化的代表之一。

“崖口飘色”不但展现了地方多姿多彩的文化艺术和民间习俗，而且保存了许多村落、宗族、

经济与民间信仰的地方历史文化变迁过程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的重要信息。



一、崖口：地理、历史、宗族与庙宇

崖口村位于在中山市区石岐东偏南 18.6 公里，隶属中山市南朗镇管辖，现在所称的“崖

口村”通常指的是一个行政村，它由东堡、中堡、西堡、平山、化美、向西、杨家、陆家 8

条自然村组成。据 2001 年调查，整个崖口村有居民 3122 人，土地面积约 36 平方公里。崖

口村因迄今仍然保持着人民公社制度，而不时引起经济学者及新闻界的关注。
ii

按当地的口述和文献的记载看，崖口村的历史是从元代开始的
iii
，这社区的形成过程大

致是这样的：元大德年间（1301——1308 年间）谭姓祖先最早到达今崖口东堡村落脚居住，

三世以后一支分支到平山，随着人口繁衍形成平山村；一支留居崖口，后裔分成六房，人口

繁衍分成东堡、西堡、中堡三条村落；崖口六房的人口继续繁衍，部分子孙又搬到隔田居住

形成向西村。杨姓于宋元之间（1321——1329 年间）迁入隔田，形成杨家村。陆姓于明代

初叶（1408——1477 年间）迁入隔田，后形成陆家村。萧姓明嘉靖年间（1538——1566 年

间）最后迁来，形成化美村。这些村落后又分成崖口（包括东堡、西堡、中堡）、隔田（包

括陆家、杨家、向西）、平山（包括平山、化美）三个乡，后来才逐渐整合成今天的崖口村。

值得留意的是，如果我们相信族谱的记载，崖口村四大姓的迁入顺序应该是谭、杨、

陆、萧。但是几乎所有笔者采访过的村民都认为四大姓迁入的顺序应该是谭、陆、杨、萧。

从村民的叙述中可以感觉到，他们划分迁入先后的标准是和宗族实力有关的，综合实力越强

的村落（或宗族），就越早迁入崖口开村的。反过来，所谓“先入为主”，定居和形成村落的

先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各村（或者说各姓）在当地所控制的资源和享有的利益。例如我们

询问某种权益为什么谭姓有而其他姓没有，常常得到的回答是“其他姓很迟才搬来的，所以

没有。”这种“史实”与“记忆”的矛盾在村民的口述中非常常见，其中透露着村民的观念

与乡村社会变迁的信息。

崖口各村过去共有飞来寺、大王宫、武侯庙等等近 20 座庙宇，这些庙宇供奉着不同的

神祗，有着很多关于这些神灵验的传说。当然在这篇短文里不可能一一介绍这些传说。村民

信奉某个神是相信他对自己生活能产生影响的神力，而这些高高在上的带有一定普遍性和正

统性的神祗总要通过本地化的传说建立和地方社会的利益关系才能拉近与乡民的距离，从而

获得大家的供奉。对于这个社区来说，谭族崖口房长房聚居的东堡村的大王宫是最重要的庙

宇，“崖口飘色”在解放以前其实就是大王宫供奉的“大王公”巡游的活动，所谓“大王公”



就是三国时阿斗的第五个儿子，大王宫并不是整个崖口八条村都“有份”的，从“接神”的

范围看，则只有东堡、中堡、西堡三条村才有资格把这个大王公迎回家中供奉，但大王公是

崖口各村供奉的众多神中唯一有资格巡游各村的神像。

二、“耍菩萨”：崖口飘色的起源和演变

所谓“飘色”，是乡村里一种在节日或神诞时举行神像巡游时的助兴活动。节日或神诞

巡游队伍中有所谓“色板”，就是在方形的称为“色柜”的大木箱上用金属支架，把穿着色

彩夺目的戏服扮演各种民间故事和戏曲人物的小孩高高托起，那个穿着色彩夺目的戏服扮演

各种民间故事和戏曲人物的小孩就叫“色”或“色芯”。如果“色”由几个人抬着、托着或

放在车上推着巡行，因为五彩斑斓的戏服随风飘动，故称“飘色”。如果“色”坐在河里的

船上巡游就叫“水色”；在路上步行巡游就叫“地色”；其在马上巡行叫“马色”。

“飘色”巡游活动过去是珠江三角洲常见的节庆活动，在香山也非常普遍，同治《香

山县志》卷五舆地·风俗篇：

遇神诞日，张灯歌唱，曰：打醮。盛饰仪从，舁神过市，曰：出游。为鱼龙狮象，鸣

钲叠鼓，盛饰童男女为故事，曰：出会景。金支翠旗，穷奢极巧，户出一女子，日酬洋

银三四圆，一事每费千百金。

所谓“出游”、“出会景”等所指的大概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飘色”巡游活动。

崖口飘色始于何时已不可考，有乡土文史工作者认为自唐代开始已有，但不知有何根据。

因为唐代时现在崖口所在的地方是否有人聚居都是一个问题。这种风俗也许是过去四月八浴

佛节游神及神诞游神风俗发展而来，嘉靖《香山县志》卷一载：

四月八日，僧家浴佛。俗各祭其祠神，曰转龙头。俚人奉祠神、锣鼓、旗帜、歌唱过城

市，日迎大王家，以钱米施之。或装为神龙、鬼头，歌舞数日而罢。
iv

过去农历四月初八的浴佛节这一天，崖口各村村庙会把村神搬出庙外清洁。清洁结束后，

则由“大王头”轮流接回家中供奉一昼夜。该村新结婚的村民都会到村庙登记等候接神，而

当年轮到接神的就叫“大王头”，他们也要负担当年“飘色”的部分费用。至五月初五及初

六则村民抬神像在村中各主要街道巡游，以保合村平安。村民一般称“耍菩萨”，民国时则

称“跳大王”。“跳大王”风俗过去在四大都相当普遍。

四大都各乡每逢端午节前，例有接神之举，凡各乡之新婚者，则先备布帛一小幅，书注



新婚夫妇姓氏，由女家谨具桃李果子若干，随同此布帛送往女婿处，再由其婿转达乡中牛王

爷、武乡侯神像前，此作为送旗也，亦藉此以为挂号，他日名列接神预做大王头资格。再越

一二载，则由乡中将送旗者轮值接神。如富者动耗数百金，大排宴席，若贫无立锥者，亦必

罗掘，或典屋变产，或按借款项，已成其事，尤以崖口、左步头等乡之接神大王头，不恤身

家之有无，亦穷奢极侈做去，早为识者所非也。自反正以来，此风稍减，惟对于接神之举，

仍牢不可破，兹查四大都如崖口、左步头、岐山、茶园、大车、南朗、程族三乡、涌口等乡，

连日均锣鼓喧天极为热闹，俗谓之跳大王云。
v

崖口飘色远近驰名，1935 年曾到香港参加“英女王银禧大典”表演。1945 年又曾到澳

门参加抗战光复巡游表演。解放后，崖口飘色活动慢慢停顿下来。直到 1983 年为了庆祝华

侨捐资兴建的崖口村最大的建筑——崖口会堂落成，又恢复飘色巡游，此后年年端午节都举

行恢复飘色巡游活动。1983 年以后恢复的飘色巡游活动保留的只是过去的巡游的部分，当

然也没有了大王公的神像之类所谓“封建迷信”的东西。2004 年崖口飘色被评为“广东民

间艺术之乡”。

三、巡游：崖口飘色与乡村社会

观察崖口飘色，可以发现其中保留了许多地方历史文化变迁过程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关

系的重要信息。但昔日（解放以前）的崖口飘色（或者说是端午游神）举行情况并无文字及

影像资料留下来，只能通过村中老人的口述回忆去重建昔日的情景。

根据村人的回忆，昔日的崖口飘色大致包括下面几项主要活动：

1、接神：昔日，崖口各村新结婚的村民就会到村庙中登记轮流做“大王头”。当值的

“大王头”（每年二十个名额）在端午节前就有权迎接村庙神像回家供奉一昼夜，而当年巡

游就由这些“大王头”去操办和承担费用。因此，“接神”可视为崖口人人生礼仪（出生、

婚姻、死亡）的一个部分，表现出人、神与社区的关系。现在的接神的活动已不在举行。

2、“小耍”：五月初五当天，各村就把本村的村神抬出，在自己本村各主要街道巡游，

以求合村平安，村神成为了村落认同的象征，同时也划分了村落的界限。因为这一天的游神

只限于各自村落中，所以又叫“小耍”。“小耍”近来逐渐有所恢复。

3、“随驾”：五月初五的晚上，各村派代表舞着狮子，拿个装满糖果的全盒和请帖，

去陆家村邀请他们参加第二天的巡游活动，晚上在陆家村庙前以狮艺及武艺汇演助兴，当地



人叫这为“随驾”。直到今天，“随驾”的活动仍然得到保留。

正如前文所说，今天的崖口村过去是分为“崖口”、“隔田”、“平山”3条乡的，早期的

“飘色”巡游只是“崖口”谭姓广养公后人分居的崖口乡（包括东堡、中堡、西堡 3条村）

的活动。为什么原崖口乡（东堡、中堡、西堡）之外有 5 条村，单单去请陆家村“随驾”呢？

村人的解释是各种各样的，分析这些不同的解释也可以看出很多问题，但本文无法展开。综

其原因，大概因为陆家因为在崖口几条村中科名最盛，经济也较好，同时很重要的是陆家村

也向崖口村一样有“色”，而杨家、化美等则没有。从村民的口气中可以明显感觉到有“色”

和无“色”实质上是村落经济实力的一种体现，背后反映的是不同村落（宗族）在社区中的

地位，有没有“色”成为一种社区地位的文化象征。而“随驾”的名称也反映出，尽管陆家

村的地位与其他村不同，但是端午巡游的“主人”仍然是谭姓人，陆家不过是“随驾”而已。

4、“大耍”：五月初六是大王公游遍崖口八条村的日子，称为“大耍”。

五月初六的早上，各村参加游神的队伍集中游神。游神队伍的前面是大王公神像，前

面有十个兵勇，前一年的和当年轮值的“大王头”共 40 人在后护送，其后是 8 条村的代表

队伍举着“旗色”、率“狮队”、以及“充身”、“飘色”等，据村民说，就是要模仿皇帝出巡

的派头。传统中国地方社会的各种活动和组织方式，往往有着对“国家”或官方仪式活动模

仿与创造的影子。

游神队伍的排列顺序一般是陆家村排第一，东堡村则排最末，这两村是固定的。其余

的几条村的队伍则在每年巡游前抽签，根据抽签结果排列顺序。陆家村为何排在前面，在前

面已有探讨。至于东堡村一直在后，则据说因为东堡村有一条长达 20 多米金龙，在村里的

小巷中行动不便，所以要放在最后。但其实在没有这条“笨拙”的金龙以前，东堡村都是排

在最后的，其原因应该是东堡村是谭姓崖口房长房聚居的村落，而巡游的“大王公”坐镇的

“大王宫”也坐落在该村，崖口人最喜欢说的“让客三千里”，东堡村排在最后正是显示其

“主人”的特别地位。这种排列顺序的规矩一直延续到今天。

东堡村的金龙在各村巡游时，妇女和小孩以及围观者则争先恐后去“撩龙肚”，就是钻

过龙的肚子，乡民认为这样可以保佑体弱者健康、小孩子聪明和快高长大。

5、聚餐：与此同时，各村已经在祠堂筹备傍晚的聚餐了，大人一边干活一边聊天，小

孩在灶边跑来跑去，非常热闹。傍晚 5 时左右，各村村民都汇集到各村祠堂前面参加聚餐，



男女老幼，其乐融融，普天同庆的太平景象。晚上还有“地色”的表演，因篇幅所限，就不

多说了。

与昔日的崖口游神相比，现在每年举行的崖口飘色活动从活动程序、主办机构、经费来

源、参与的村落与人员乃至活动的性质、主旨都有很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同样包含着乡村

社会变迁的信息，可以简单举两个例子：

其一、据年长村民的回忆，以前抬“头旗”、“充身”等比较辛苦的事都由客家人做，而

现在附近客家人都富裕了，不愿意做了，而换成了外地民工，不同的群体在“崖口飘色”的

活动中重新界定了自己的身份，而背后则是崖口村所在的珠江三角洲近二三十年的深刻社会

变化。

其二、随着政府对村落的重新规划，昔日“崖口”、“平山”、“隔田”三乡组建整合成

崖口村（行政村），参加崖口飘色活动的村落从三条村陆续扩大到八条村（也就是现在崖口

行政村所包括的 8 条村），民俗活动展现了社区整合的现状。游神队伍的排列顺序依然是陆

家村排第一，东堡村则排最末；但平山村也固定排在第二，显然因为它是谭姓长房广养公分

居的村落；其他村落则每年抽签决定在第三到第七的先后顺序。巡游的村落顺序是这样的：

平山（谭）——化美（萧）——杨家——陆家——向西（谭）——东堡（谭）——中堡（谭）

——西堡（谭）。之所以是这样的顺序据说是因为谭姓人礼让，先“耍”外姓村，再“耍”

自己村。这些变化反映出民俗活动的传承性与自身调适的能动性以及在不同的社会政治、经

济条件下如何传承和改造。

崖口飘色这类地方特色的传统民俗和民间艺术，是香山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充分表现

了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的优秀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体现了民间文化充沛的

创造力。这些节庆、习俗代代相传，成为人民日常生命、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节庆期间

的种种礼仪，也赋予日常平庸的生活以某种超越性价值，体现了社区的内在和谐秩序，展现

出各种力量所编织的地方社会的文化与权利网络。

四、余论

本文只是关于崖口飘色一个很简单和粗略的介绍，在有限的篇幅里很多具体的问题都无

法展开。我们希望通过了解民俗活动的过程和变迁，以及与此相关的村落、宗族、经济与民

间信仰，探寻在反映社会结构和维系社区关系的重要节庆活动中所保留的地方历史文化变迁



过程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的重要信息，并尝试观察地方节庆活动如何展现乡民对国家和地

方关系的观念，社区的不同力量又如何利用节庆活动去表达和竞争，地方节庆活动在不同的

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如何传承和改造而得以重生。当然这些都需要另文详细探讨。

现在香山文化已经搭建了一个初具规模的框架，也充分认识到香山文化的重要性。对

于民俗活动来说应该重视田野考察与口述史料的搜集，利用文字、音像、摄影等各种手段记

录及加以整理出版，把文献分析和实地考查结合起来，在本地的时间和空间脉络中解读当地

人的记述和“口述资料”，以重建地方社会的历史和文化，努力把地方的、个案的研究和人

文社会科学所普遍关心的问题联系起来vi，才能提升地方文化研究的品位和层次，使香山文

化的蓝图得以充实，真正变成中国文化版图上的一座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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